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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末，去宝安创业路的一家面
馆，参加诗人高旗的诗集《深圳谣》
分享会，很是奇特。深圳有趣的地方
就在于此，生活是吃面，生活也是诗
歌。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也可以是
面馆的模样。
    分享会现场，高旗亲自签名赠送
墨香四溢的诗集于我。这些天，我静
下心来，终于阅读完了整本诗集。《深
圳谣》是高旗数十年诗歌创作以来的
第一部诗集，全书分为八辑，是诗人
的艺术总结，更是他诗歌写作的辛勤
结晶。
    在《深圳谣》序言开篇，唐小林
老师直指深圳“只适合搞钱”的世
俗偏见，以“诗人最多的城市之一”
的反常识判断，瞬间将读者拉入当代
文学与城市文化的交锋现场。而我所
认识的诗人高旗，应该是一个潜心写
诗，并且真正将诗心融入生活的诗
人。通过他的诗集《深圳谣》就可以
一窥全貌。
    在当代中国诗歌的版图中，深圳
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号。诗人
高旗的《深圳谣》以双重身份介入这
一复杂的城市肌理，既是外来者的凝
视，又是归乡者的低语。这部诗集以
深圳为经纬，编织出一张交织着现实
与隐喻、漂泊与扎根、物质与精神的
诗歌网络。透过那些精确如手术刀般
的意象和沉郁顿挫的节奏，我们得以
窥见一个诗人如何在高速运转的都
市齿轮中，为灵魂寻觅栖息地。
    深圳的移民属性，在高旗作品中
被解构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生命状
态。在《迁移》一诗中，“户口、气
候、视野、维度”的位移，暗示着身
份认同的流变。诗人将移民的迁徙比
作“尘埃的命运”，在《追梦人》中，
那些“删除往事”的寻梦者，像“一
波接一波登录的页面”，在城市的服
务器中不断刷新存在。他们既是城市
建设的“人肉干电池”（《电池》），
又是被资本逻辑规训的“浅海鲨鱼”
（《鲸鱼》）。  

    然而，高旗并未止步于对生存困
境的控诉。在《种子》中，留守儿童
的信件成为“浇灌南漂梦芽”的隐喻，
揭示出移民叙事中更为隐秘的情感
结构，对故乡的背叛与眷恋始终如影
随形。当诗人发现“深圳二十七克”
已足以与“故乡二十八克”抗衡时
（《深圳谣》），一种新的身份辩证
法悄然浮现：移民的“落地为兄弟”
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口号，而是在“普
通话与方言的夹生”中，完成对故土
与新城的精神考古。
    高旗就是做石材生意的创业者。
作为“石材词汇装饰的城市客厅”
（《石材词汇装饰着城市客厅》），
深圳的现代化进程被高旗赋予强烈
的物性特征。地铁成为“钢铁精灵”
（《时光的隧道》），集装箱堆积成
“词汇的仓储”（《词汇一样的集装
箱堆积盐田港》），写字楼里的人们
“浸泡在互联网的深蓝”（《地铁
的使命》）。这些冰冷的物质符号，
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诡谲的生命力：
它们既是现代性的纪念碑，又是吞噬
人性的黑洞。  
    当商业区的喧嚣覆盖教堂唱诗
班的圣咏，诗人发出诘问：“万千广
厦间，可有避世旅馆？”答案或许藏
在《红树林印象》的生态图景中：野
鸭、贝壳与鸥鸟构成的“民谣梦境”，
与都市的“呛鼻气味”形成尖锐对峙。
高旗以生态主义视角解构城市神话，
在《清洁城市的肺》中，台风摧毁的
不仅是建筑，更是“潜伏在下水道的
良心”。这种对物质文明的批判，唯
有在摧毁中，才能照见被遮蔽的生命
本真。
    一方面，诗人以“时间的齿轮”
（《时间的齿轮》）、“淬炼”（《时
光的淬炼》）等工业意象，展现现代
性对生命节奏的碾压；另一方面，他
又在《时间的云梯》《荒料》等诗中，
将时间重构为轮回的容器。父亲退休
后“像倾斜的逗号”般远航（《远航
的父亲》），暗喻着个体生命在时间

链条中的断裂与延续；而大理石的光
芒“漫过星辰”（《大理石的光芒》），
则试图在物的永恒性中安顿易逝的
肉身。  
    高旗的诗歌语言呈现出鲜明的
现代性特征。口罩成为“白芒芒的障
碍”（《口罩的障碍》），宠物狗“没
有奴性”（《无奴性的宠物狗》），
而“洛阳纸贵”的退休金与诗歌价值
形成反讽（《洛阳纸贵》）。在形式上，
《短诗一束及俳句》借鉴日本俳句的
凝练，如“高铁站扎堆 /踏上春节的
雪橇 /故乡在导航”，三行诗浓缩了
春运的集体乡愁。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对科技词汇
的诗化改造。当“6G、无人机、AI”
闯入抒情场域（《地铁的使命》），
当“刀片电池”与“青春细胞”形成
互喻（《电池》），诗歌不再是与技
术对立的孤岛，而成为反思异化的镜
鉴。这种语言策略，与深圳“热带雨
林”般的创新生态（《热带雨林》）
形成文本内外的共振。  
    高旗的深圳，终究不是规划图纸
上的超级城市，而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复合体：它既是“石材样板垒满的办
公室”，也是“梧桐山云雾泡开的茶
盏”；既是“集装箱堆积的欲望表情”，
也是“大沙河丝绸般缠绕的乡愁”。
当诗人在《荒料》中写下“从鸿蒙到
奢石”的蜕变史，我们终于读懂这份
城市寓言的终极密码——所有被时
代定义为“废弃料”的生命，都将在
诗歌的抛光中显露出玉的质地。  
    在高旗的笔下，深圳既是地理坐
标，更是精神原乡。当诗人“站成一
棵秋枫”（《站成一棵秋枫》），与
植物保持“一个街区的距离”时，他
完成了对都市生活的超越性书写。这
种书写不是逃逸，而是以诗歌为“灵
魂的邮筒”（《灵魂的邮筒》），在
物质与精神、异化与本真、流逝与永
恒的张力中，建构起属于移民一代的
精神返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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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桃德（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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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早报
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
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
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
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
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
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
家、媒体记者等。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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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锦荣获第三届“凤凰文学奖”提名奖的
首部长篇小说《鹤形的寓言》的基本感受和
体验。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在中国
古人心目中属于“一品鸟”，在中国传统文
化尤其是道教观念中有着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它翩然高翔，逍遥自由的仙风神姿形象，跟
仙道和人的精神品格有着紧密的互喻关系，
在遥远的古代即是精神图腾，其地位仅次于
凤凰，素称“仙鹤”。在我国固有的九类鹤
之中，最负盛名的是丹顶鹤，它是长寿、吉
祥和高雅的象征。古人喜欢将形象俊逸、品
格高洁的文人雅士称为“鹤鸣之士”。
    《鹤形的寓言》以仙鹤为潜在的“主角”，
讲述人工造鹤、鹤消失和寻找鹤的故事，其
寓意何在？“该去找鹤君了”——小说封面
上这句如晴空一鹤独飞的醒目话语，诚如一
声清亮的鹤唳，既是先生给“我”的指令，
对读者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句富有魔力
的诱语，虽不知道“鹤君”是谁，所指究竟
是真鹤还是某人（或是失落的理想世界），
亦不晓得此君是男是女，TA 又在哪里，被一
连串悬念吊足胃口的我们确实也迫切地想一
探究竟。
    该小说郑重地分为“前传”“正篇”两
部分。在“前传”中，“我”作为一名牧鹤者，
受先生之命，寻找关于鹤工厂的账本。控制
着鹤工厂并掌握着账本的盲人，却要求我寻
找鹤翅最初的来源。先生让我找账本，其意
仿佛是要探寻鹤工厂的什么秘密；而盲人让
我寻找鹤的下落，是想搞清楚鹤族衰败和湮
灭的原因，他相信“没有鹤就没有繁华”，
他希望重返鹤的时代，重现鹤式繁华。何为
鹤的时代？鹤式繁华是怎样一种景象？盲人
对此只是简单而含糊地追忆了过往：“鹤式
繁华在那个时代流传了很久，当年每个士大
夫家里都豢养着鹤，鹤则任意地在人间游走，
从这位士大夫门下云游至另一位士大夫门下，
甚至栖身于寺庙，与僧人们一起羽化成仙。”
乍听起来，这说得仿佛是诗酒风流的魏晋逸
事。当然，按现代时髦的生态理论，我们也
可以理解为那是人鸟和谐共生的繁华盛世。
出乎意料，匪夷所思，鹤工厂的鹤，并非我
们常识里来自鹤卵的孵化品，而是模式化生
产的人工制造品——至于用什么样的科学技
术赋予这种精灵生命，使它们和原生鹤从长
相到气息上均毫无二致，这似乎是鹤工厂的
天字号机密。因为鹤工们都与厂方签订过保
密协议。鹤工厂的出现和存在这种浪漫想象，
俨然基于鹤类日渐减少的现实。用盲人的话
来说，“人类与鹤同呼吸，共命运——当人
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鹤恐怕已经消亡了。”
这是盲人的忧虑，也是小说中鹤工厂隐秘存
在的理由，更是宇文他们追寻鹤君的动力。
寻找鹤（或某种理想甚至只是美好的事物），
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小说叙事推进的源动力。
    在“正篇”的开头，我们发现存在上百
年的鹤工厂竟然改建成了儿童乐园。因为“鹤
君离开鹤工厂后，整个鹤的现实世界开始倾
斜”。先生因此特命由牧鹤者转业为摩天轮
驾驶员的宇文去找鹤君。此时，我们难免诧
异地发现，就连发布寻鹤指令者其实也不知
道“鹤君”的真实身份：“但我们要做的是
搞明白鹤君究竟是何许人也，鹤君究竟去往
何处，倾斜的世界是否能得以恢复。”
    据我的阅读感受，《鹤形的寓言》端然
是一部好看却不易读懂的小说。与众多的通
俗类型小说相比，它赫然标明并且特别强调
这是“鹤形的寓言”，所谓鹤形，我们或许
能勾勒出大概的样子，大约也能揣测出几分
鹤之象征 /隐喻所指，倘欲深刻领会这寓言
之深沉寓意，恐怕就要大伤脑筋了。
    确实，从这部书封上标注为“迷狂、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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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旗诗集《深圳谣》

一部寓意丰繁而难穷其妙的悬疑小说

    在山中，我见过柱状的鹤。
    液态的、或气体的鹤。
    在肃穆的杜鹃花根部蜷成一团春
泥的鹤。
    都缓缓地敛起翅膀。
    我见过这唯一为虚构而生的飞禽
    因她的白色饱含了拒绝，而在
    这末世，长出了更合理的形体

——陈先发《养鹤问题》

    

    在你漫长的阅读史上，是否曾有
这样一部小说：它既没有扣人心弦的
故事情节，也没有特别惊艳精彩的叙
述，但它却能够一直深情缠绵地吸引
着你往下读——尽管越读越感觉一
头雾水，你根本无法想象小说可靠的
走向，但你却欲罢不能，就像亟待侦
破一桩惊天大案，只希望能尽快看到

期待的结局；而当你读到小说的最后
一页，竟感觉依然不得要领，不能得
出明确的答案。掩卷省思，恍若做了
一场大梦，你清晰记得梦中经历的诸
多细节，但若真想解析这大梦所蕴藏
的丰繁寓意——却必须整合个人此
时的阅历、经验及现实生活处境，方
能有所领悟吧。坦诚说，但也未必就
真的会豁然而有所收获。这是我阅读

■ 凌之鹤（云南）

——读温文锦《鹤形寓言》


